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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数字化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赢得数字化发展主动的重要战略资源。马克思主义人才

理论是科学的、发展的人才理论，深刻揭示了人才的本质性、发展性和需求性。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

人才理论，可归纳出当前乡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结构失衡、培训针对性不强、人才激励措施不全

面等现实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数字化人才服务发展平台、完善人才培养监管体系、强化数字化

人才精神激励机制的对策建议，以用于我国在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实践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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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digital talents ar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for implemen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enabling rural areas to gain the initiative in digital development. Marxist tal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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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scientific and evolving talent theory, which profoundly reveals the essential, developmental, 
and needs-based nature of talents. Therefore, based on Marxist talent theory, we can identify prac-
tical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digital talent team, such as structural im-
balance, lack of targeted training, and inadequate talent incentives.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digital talent service and development 
platform, improving th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spiritual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digital talents, so as to apply them in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China’s rural 
digital talent team. 

 
Keywords 
Marxist Talent Theory, Rural Revitalization, Digital Talents, Team 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而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乡村数字化发展[1]。由此可见，农村数字化人才是推

动“三农”现代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我们党向来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认为：“人才是事业发

展最宝贵的财富，人才资源是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资源。”[2] 2024 年初，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要“壮大乡村人才队伍”[3]，进一步强调了人才培养对乡村振兴的重

要意义，为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擘画了路线图。这一背景下，中国农村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机遇和挑

战，数字化人才在农村发展中的必要性和作用日益凸显。 
学术界对数字化人才及人才队伍建设研究日益深入，主要集中于数字化人才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

的核心作用及其培养、激励等策略研究。首先，数字化人才在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支撑作用。

魏钦认为，通过新农人的引领，可以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构建数字网络，极大地推动数字中国的

建设[4]。曹剑华等人指出，数字人才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数字化、治理智能化、服务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5]。黄朝椿认为数字化人才培养具有示范带动效应，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为乡

村振兴注入创新动力和活力[6]。其次，数字化人才的培养是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核心。袁野认为，

在加强人才培养机制方面，应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农业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7]。于立杰等人提出，要

重构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并构建基于数字化能力进阶培养的能力指标体系和教学

体系[8]。顾陈指出，要聚焦培育内容，保证时效性和先进性。邀请行业专家参与农村数字人才培养方案

与课程标准制订，适应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需要[9]。最后，数字化人才的激励是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

的重要保障。潘珣指出，要建设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同时数字技术可以辅助设计更加客观的职业评

价系统，通过数据化的绩效评估、技能认证、职业晋升体系等手段，提升数字化人才的职业激励性与认

可感[10]。张泽栩认为，要积极探索建立乡村数字化人才选树机制，丰富寻找“十大数字乡村先锋人

物”“百名数字新农人”等系列活动，通过各类媒体宣传通道定期推介先进典型，进一步提高乡村数字

化人才社会认可度和身份自豪感[11]。 
总的来说，现有学界在数字化人才及队伍建设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化人才在新时代实现乡村振兴

过程的积极作用，阐释了数字化人才培养、激励的具体措施。然而，针对如何以马克思人才理论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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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促进乡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学界的研究尚显不足。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

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基于此，本文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为指引，厘清数字化人才队伍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现实挑战，提出针对性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激活数字乡村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

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进一步激发数字化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2. 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以现实个体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

以人类解放与个体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指向，建构起了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的人才理论体系，这

一理论体系深刻阐释了人才发展的本质规律与科学内涵，为推进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支撑。 

2.1. 人才的本质理论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人的本质并非抽象的存在，而是具体且现实的，

因此马克思反对脱离人的现实性与具体性去考察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

称《手稿》)指出，“人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2], p. 209)。这句话鲜明地阐释了

人的自然性，揭示了无论人的存在有多么复杂，都是自然生态中的一种生命存在，与动植物一样，人受

着自然界的制约，是受动的存在物，是他们在自然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存在的方式，同样也是也是人

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基础；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提出了其论断，“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

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 p. 501)。即人的社会性，顾名

思义，它是指人类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而存在，是作为人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人才是人民群众

中的精英部分和先进代表，归根结底属于人的范畴，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相关论述，提供了科

学的思维方法来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数字化人才的本质。 
因此，数字化人才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使其形成与发展必然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在不同

社会形态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数字化人才资源的规模、质量与结构本质上是由该时期经济基础

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数字化人才实践活动体现了规律遵循与价值导向的辩证统一。通过劳动

实践和社会互动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使数字化人才所从事的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和历史特征的实践活

动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创造性作为数字化人才的本质属性，表现为通过社会实践构建新型社

会关系并催生先进生产力。其中，进步性作为数字化人才的基本特质，体现为先进群体在潜能释放和创

新成果获取方面的引领作用，这是数字化人才区别于普通社会成员的核心标志。二者共同构成了数字化

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能动性特征：既遵循客观规律推进生产力革新，又以价值导向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优

化重构，最终通过创造性劳动推动乡村振兴。 

2.2. 人才的发展理论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经过了长期的思想探索，最终演变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不断发展

完善的过程。马克思在《手稿》中，最初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在此文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行系统性解析，深刻揭示了人类在资本逻辑支配下陷入异化状态的内在机理。他立足

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从“人的需要”、“人的本质力量”、以及“人的存在方式”三个维度，指

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属性。基于这种对人的结构的立体化阐释，马克思建构起“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新

的指向。而马克思正式形成“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阐释，是在《德意志形态》当中，即“全面地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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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能力”([13], p. 330)。此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

这样的一个联合体中，即自由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4], p. 53)，
这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发展成

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的问世。“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理论凝练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才培养规律的深层认知，包含对个体成长进阶的系统性设计，同时又涵盖对人生价值实现的战略

性指导，创造性地将人的社会属性与实践本质相统一，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体系的重要理

论根基。 
而数字化人才的自由发展，本质上是指其发展进程不受外界不合理束缚的制约，能够自主掌控发展

方向。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个体，数字化人才同样既依存于社会关系，又保有独立的意志与人格，不依

附于他人，是具备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实践主体。同时，数字化人才作为多维立体的存在，其全

面发展必然呈现多维度特征，涵盖需求、能力、个性及社会关系等层面的协同发展。其中，需求是推动

其发展的核心动力源泉。由于数字化人才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因此数字化人才的需求具有多样性与层

次性，当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基于自我实现的内在驱动，会不断衍生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这些

需求反作用于数字化人才自身，促使其在需求动力的引导下，充分释放个性中的积极力量，进而以主体

性实践推动乡村振兴，社会进步。 

2.3. 人才的需求理论 

人的本质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需求分为三个

层次：生存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三个层次紧密相连，构成了我们人的需求的核心架构，同样

也是数字化人才需求的核心要素。首先是生存需求，马克思说：“人民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

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12], p. 531)这不仅仅是指政治

上的活跃，更基本的，是数字化人才的生理需求。为了生活，数字化人才的身体首先就需要食物、水、住

所和衣物，这些是支撑数字化生存的基石。因此，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物质生活本身。 
一旦数字化人才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其就开始寻求更深层次的满足——社会需求。“已经得

到满足的第一个需求本身、满足需求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求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求。”([15], 
p. 54)这包括与他人的交往、参与社会活动、以及对劳动和金钱的需求。就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

生存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4], p. 597)这其实就是数字化人才的社

会性，简而言之，人不仅是独立的个体，更是社会关系网中的节点。 
当物质生活趋于富足，数字化人才便会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开始探寻幸福与快乐的本质，

此时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便应运而生。这种需求不仅是为了获得情感愉悦，更指向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精神

境界的升华，达成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因此，数字化人才的一切实践活动，除了满足生存需求

与社会需求，更需要实现高级精神层面的自我充盈。倘若在满足前两者需求后停滞不前，放弃对精神境

界的追求，人便可能陷入庸俗化的泥沼，导致道德滑坡与人性退化——此时的人非但无法向更高层次发

展，反而会因精神空虚而走向萎缩。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价值实现的需求是激发人们不断前行的深层次的动力，同时，价值实现

的需求使得人们通过激发自身的潜能给社会带来正向的积极的影响。但是，他也认为个人需求与特定历

史阶段的社会发展水平紧密相连，其需求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动态演变——这意味着，个人需求始终无

法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必然受到时代物质基础、文化形态与生产方式的多重影响。因此，基于历

史发展脉络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受生存与社会需求驱动，大量数字化人才不得不远离故土，前往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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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寻求发展机遇。而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数字化人才的基础性需求已得到较大

程度满足。从长远视角考量，农村地区正逐步成为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场域，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

的广阔空间。这一转变既体现了需求层次的递进性，也反映了城乡发展格局的深刻调整。 

3. 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数字化转型置于国家战略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逐渐朝着数字化社会转型，报告

提出，“到 2035 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实现‘数字中国建设体系化布局更加科学完备，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数字化发展更加协调充分’”[16]。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17]农村数字化人才的缺失是阻碍农村数字化发展的重要

因素。基于马克思人才理论，分析可得目前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3.1. 数字化人才有限，结构存在失衡 

我国农村数字化长期面临农村“空心化”难题。《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显示，2025 年我国

数字化人才缺口近 1100 万，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发

展等领域数字化人才的匮乏，成为乡村数字治理的明显短板。 
各种文献资料显示，杰出的数字化人才对基本环境的要求，就是要更高、更快、更方便地享有优质

的公共社会保障服务资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理论中所说：“人类历史上，科技和人才总是向发

展势头好、文明程度高、创新最活跃的地方集聚。”[18]马克思也说过：“人民能够‘创造历史’，必须

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12], p. 531)当前农村地

区发展前景不好、工资收入低，资金待遇不好、晋升机遇少、社会认同不高、基础设施差，日常生活不

便，将会使一些数字化人才并不会留在农村发展，从而影响到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的建设。 
其一，在人员结构方面，当前乡村干部群体呈现明显的老龄化特征。这一现状致使许多干部在面对

电脑操作及互联网办公时存在较大困难，信息传递仍主要依赖传统手段，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时效性严

重不足；其二，在硬件设备与人员配置方面，囿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乡村

地区家庭电脑普及率普遍偏低。当地居民以老年人为主，且老弱病幼群体占比较高，在此情况下，既拥

有电脑设备又掌握办公技能的人员数量极少，极大地阻碍了乡村数字化工作的推进；其三，从年轻群体

的使用情况分析，虽然乡村中年轻一代具备一定的电脑操作能力，但他们使用电脑的场景大多局限于娱

乐、社交及信息浏览等方面，难以将这些技能有效转化为推动乡村数字化发展的实际力量，无法充分发

挥其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中的作用。 

3.2. 培养缺乏针对性，忽视数字化人才培养 

数字化人才培养是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根基。虽然目前存在多种渠道将引进人才进入农

村，如选调生制度、大学生村官制度等，但是没有形成完善的培养制度，培养也缺乏针对性，与数字化

人才培养相关的政策较少，导致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缓慢。 
具体表现为：第一，培养缺乏明确目标，没有制定数字化人才专业性的培训课程内容和方式；第二，

由于资金和时间等限制，导致一些培训成为走过场；第三，年轻力量不足，部分人年纪较大，学习新技

术的能力有限，培训效果不符合预期；第四，培训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参加培训的人员越来越少。

“数字化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培训内容更新迟缓，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效率与数字经济快速演进的形势不

相称。”[19]农村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必然会导致培训针对性不强，从而忽视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导致目前乡村数字人才的总体水平不高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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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激励缺乏全面性，忽视精神激励 

激励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物质激励，即发放一定数额的金钱补贴；二是精神激励，即通过新闻媒

体、公众号等方式予以宣传鼓励；三是政治激励，即体制内职务职级的晋升。精神激励是一种人才激励

方式，是直接影响激励效果的因素，但在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过程中很容易被忽视。如马克思曾指

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超越本能的精神追求：人类不仅为生存而活，更致力于追寻生命的

深层意义与价值。 
然而目前的激励措施主要是物质激励为主，即一次性发放金钱补贴。但是并没有通过网络、电视、

宣传栏及其他宣传途径，对优秀农村数字化人才进行宣传表彰，宣传学习他们的典型事迹，这就等同于

忽视了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充分发挥优秀数字化人才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导致数字化人才队

伍的流动性较大，从而难以形成稳定强大的队伍。激励措施存在激励不连续，间隔期过长、激励只“奖”

不“罚”，只“评”不“宣”、激励内容不符合人才实际需求、只注重物质激励，忽视精神激励等缺陷。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激励机制的不完善，无法满足数字化人才的真实诉求，从而出现了人才激励措施不

全面，激励作用小的问题，没有产生其应有的效果。 

4. 加强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内容广泛、目标众多、周期漫长的工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

要以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为指导，不断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因地制宜地探索有效的人才队伍实施路

径，找到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合理对策，实现农村现代化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4.1. 构建数字化人才发展服务平台，优化社会环境 

在《提纲》里，马克思对法国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展开深刻剖析与有力抨击，从历史唯物主义

角度出发，阐述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联系。马克思指出，人才的成长并非孤立进行，而是依托于

特定的时空环境。在某个具体时空背景下的社会环境，是人才成长不可或缺的前提，并且在相当程度上，

预先设定了人才所需具备的素质条件。 
因此，加强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优化资源配置与精准对接供需，构建数字化人才服务

平台。通过整合大数据与信息技术，可搭建涵盖人才信息管理、技能测评、职业规划与资源共享的综合

性服务载体，其核心功能模块包括：动态更新的乡村产业人才信息档案库，系统收录人才专业技能、职

业履历与实践经验等核心数据；需求动态捕捉与匹配系统，依托数据分析技术实时识别产业人才需求变

化，实现人才与企业、项目的双向精准对接；数字化技能测评体系，引入科学评估模型帮助人才明晰能

力短板并生成个性化发展建议；职业适配推荐机制，结合人才特质与产业需求提供岗位方向指引，有效

提升供需对接效率。二是要增强人才吸引力与提升留存率，优化数字化人才发展环境。在公共服务与基

础设施层面，需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提升农村教育、医疗与人居环境质量，同时借助数

字化交通服务、远程智能医疗等技术手段改善乡村生活便捷度，强化数字化人才职业归属感；在金融支

持层面，需构建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通过创业信贷、风险投资、产业链定制化融资等方式，为乡村数

字化人才提供便捷融资渠道，激发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乡村文旅等领域的创新活力；在政策保障层

面，政府与企业需协同推出住房补贴、职业发展津贴等物质支持，同时完善职业晋升通道、薪资激励与

职业安全保障等制度性安排。 
总之，数字化人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政府作为社会环境中重要的主体，应当发挥主导作用，

秉持“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的观点，消除环境桎梏，为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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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监管体系，增强培训效果 

人是多维立体的存在，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存在的，其现实性也

是多种多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性也是多种

多样的。”[20]由于人的多维性，人的发展自然也是自由全面多维度的，而数字化人才是一种高端复合人

才，其发展和培育更是一个综合性工程，必须根据农村数字化人才供求实际，改革创新数字化人才培育

机制。 
一是构建适配乡村场景的数字化培养体系。面向乡村数字化转型对本土劳动者的技能诉求，培养体

系需兼顾传统农业经验与新兴数字技术的融合，形成多层级、全覆盖的内容架构。在核心技能模块上，

需涵盖农业物联网操作、农产品电商运营、农业大数据分析、智能农机使用等领域，既满足智慧农业生

产场景需求，也适配数字治理等服务场景；在能力拓展模块上，需融入农业经营管理、农产品市场推广、

乡村产业链协同等内容，助力人才从“技术操作者”向“资源整合者”转型。同时，依托在线学习平台搭

建乡村数字技能课程资源库，开发轻量化学习模块与可视化教学内容，支持本土劳动者利用碎片化时间

自主学习，打破地理与时间限制；针对不同学历、年龄群体设计差异化培养路径，如为老年劳动者提供

“智能设备基础操作和农业场景应用”的入门课程，为青年群体开设“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和创业实践”

的进阶课程，确保各类人才均能在乡村数字化产业链中找到适配定位，契合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中“人

的发展需求与社会需求动态适配”的核心逻辑。 
二是创新“线上 + 线下”融合的培养方式。线上层面，依托互联网平台打造乡村数字人才专属学习

空间，开发涵盖现代农业数字技术、农产品网络营销、智能设备维护等主题的课程体系，嵌入案例解析、

在线答疑、模拟操作等互动环节，支持学习者按自身进度弹性学习，尤其为偏远地区人才提供均等化学

习机会，破解地理限制导致的培养覆盖难题。线下层面，聚焦实践能力培育，结合实景任务，开展实操

教学，帮助人才理解数字技术原理与农业场景的适配逻辑，实现“学练用”闭环。这种线上学理论、线下

练技能的模式，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认识论，也有效解决乡村人才“理论脱节实

践”的培养痛点。 
三是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监管机制。通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技术手段，强化对培训成效的

科学测评与动态反馈，形成覆盖培养前、中、后期的监管闭环，即培养前实施能力画像建模与需求精准

识别，培养中采用实时反馈与动态调适策略，培养后阶段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与效果验证模型。通过这种

智能化监管范式，持续优化培训课程设计、内容架构及实施流程，切实提升培训工作的实际效能与产出

质量，为培养优化提供数据支撑与决策依据，确保培训活动能够精准对接需求，达成预期目标。 

4.3. 强化数字化人才精神激励机制，发挥宣传作用 

人的需求作为人的实践发展的内驱力，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

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13], p. 286)同时，人的需求呈现出显著的层次性

和进阶性特征，当个体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基于自我实现与个体发展的诉求，会衍生出更高层次的

需求。这不仅反映了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追求，同时也构成了推动个体持续发展与社会进步的

重要动力。这种需求驱动发展的逻辑，贯穿于人类个体成长以及社会演进的全过程，成为理解人类行为

与社会现象的关键维度。而激励是对人们的需求的满足，是促进和改变他们行为的有效手段，一个人的

具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接受的满足的水平和程度。 
其一，深化价值观引导机制建设。通过强化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教育，增强数字化人才的身份认同

和集体归属感，促使将个人发展诉求与农村社会发展目标形成有机统一，以个人能力提升切实赋能农村

发展进程。其二，构建多维传播体系。借助互联网、电视、广播等多元媒体平台构建传播矩阵，开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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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宣传活动，深化社会对数字化人才价值的认知，重点阐释其在提升农村数字化发展水平、推动乡村振

兴的积极作用，增进公众对数字化人才的理解和认同。其三，强化榜样示范效应。积极组织开展乡村杰

出人才评选，挖掘优秀人才在农村数字化建设中的实践经验与突出贡献，依托多媒体平台与线下宣传载

体对评选成果及典型事迹进行深度传播，以榜样力量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在此基础上，着力营造尊重人

才、激励创造的社会氛围，形成“重视人才、凝聚人才、服务人才”的价值导向，吸引更多优质人才投身

农村数字化建设事业。 
这都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需求理论的内容，即通过人才的重视坦示对人才内在价值的肯定和外在

成就的认可，这属于精神激励，满足的是人才的高层次需求。因此要注重精神激励，满足数字化人才的

高层次需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潜力和作用。 

5. 结语 

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农村数字化发展，数字化人才是基础。面对当前农村在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方

面存在的结构失衡、培训针对性不强、人才激励措施不全面的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为

指导，构建服务发展平台，完善培养监管体系，强化精神激励机制，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农村数

字化发展提供高规模、优质量、多元化的数字化人才。 

参考文献 
[1] 刘玉伟.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数字化社会治理的困境及优化策略[J]. 热带农业工程, 2024, 48(1): 61-63.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216.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24-02-04(001).  

[4] 魏钦.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新农人培育的路径探究[J]. 数字农业与智能农机, 2025(8): 121-123.  

[5] 曹剑华, 王仲祥. 加快培育数字人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N]. 宁夏日报, 2025-07-20(003).  

[6] 黄朝椿.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 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J]. 改革, 2024(7): 55-64.  

[7] 袁野.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困境及路径探析[J]. 现代化农业, 2025(8): 60-62.  

[8] 于立杰, 孙蕾, 刘克心, 等. 高职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数字化人才培养策略[J]. 智慧农业导刊, 2025, 5(15): 189-192.  

[9] 顾陈. 数字化人才赋能扬州乡村振兴的路径优化研究[J]. 山西农经, 2025(10): 180-184, 188.  

[10] 潘珣.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理论机制、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 2025, 25(1): 104-114.  

[11] 张泽栩. 乡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 农场经济管理, 2025(6): 51-54.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 韩喜平, 穆艳杰.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导读[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  

[16]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17] 习近平. 论科技自立自强[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135.  

[18]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 年版)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3: 133.  

[19] 张琳, 王李祥, 胡燕妮. 我国数字化人才短缺的问题成因及建议[J]. 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 2021(12): 76-80.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2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1998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数字化人才培养理路
	摘  要
	关键词
	On the Approach to Digital Talent Culti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及文献综述
	2. 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
	2.1. 人才的本质理论
	2.2. 人才的发展理论
	2.3. 人才的需求理论

	3. 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挑战
	3.1. 数字化人才有限，结构存在失衡
	3.2. 培养缺乏针对性，忽视数字化人才培养
	3.3. 激励缺乏全面性，忽视精神激励

	4. 加强农村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4.1. 构建数字化人才发展服务平台，优化社会环境
	4.2. 完善数字化人才培养监管体系，增强培训效果
	4.3. 强化数字化人才精神激励机制，发挥宣传作用

	5. 结语
	参考文献

